
只要是正确的， 用几十个字表

述，谁的也不会有什么文采，你的跟

他的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句子，只有

复杂了，才能表达出微妙的意思，表

现出自己的个性。 汉语因为语法太

简单， 往往难以表达繁复微妙的意

思， 这是汉语的一个缺陷， 怎么克服

呢，只有句子复杂些。 光句子复杂还不

行，还得会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话，无中

生有的话，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处，实则

也还有些意味的话。 一句话说白了，就

是，你要学会说废语，说不那么正经的

话。道理跟上面说的一样，正经话，谁说

都一样，只有不正经的话，可说可不说

的话，无中生有的话，人跟人说起来才

会不一样，才能见出性情，见出文采。

———韩石山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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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章取“议”

品味经典·戏里人生之《卷席筒》

小人物亦有大人格

谭浩泉

河南被称为“戏曲之乡”，是名符

其实的戏剧大省。 丰富多彩的戏剧种

类，在河南各地戏剧园争奇斗妍。 明清

以来， 在河南有据可查的曾经流行的

剧种就达

45

种之多。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 有专业或业余剧团演出的戏曲

剧种仍有

31

种，主要有豫剧、曲剧、越

调 、河南梆子 、道情戏 、四平调 、柳琴

戏、河南坠子、豫南花鼓戏、蒲剧、大弦

戏等等。 这些剧种都归属于戏曲大家

族，它们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细

细品味，又风格各异，迥然有别。 大体

上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地方大戏和地

方小戏。 所谓“大戏”，就是较多地上演

反映政治生活、 军事斗争这类社会重

大问题的剧目，行当齐全，生旦净末丑

均有，而又往往以黑脸、红脸为主，豫

剧、越调、大平调、大弦戏等就属于此

类。 这类戏都有热烈、红火、激昂、明快

等特点。 所谓地方小戏，大多是表现家

庭纠葛、生活情趣的戏。 它以小生、小

旦为主，或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称

为“二小戏”或“三小戏”。 在河南，曲

剧、二夹弦、道情戏、豫南花鼓戏等，都

是地方小戏。

能叫人听得荡气回肠的曲剧 《卷

席筒》就属于地方小戏。

《卷席筒》 又名 《白玉簪》《斩张

苍》，是河南曲剧传统剧目，也是河南

曲剧的经典剧目。 河南曲剧，主要流行

于河南及湖北西北部。 前身为曲艺“河

南曲子”，于

1926

年经地摊、高跷阶段

进入戏曲舞台。 又有南阳曲子

(

大调曲

子

)

和洛阳曲子

(

小调曲子

)

之分。

1979

年拍成的彩色戏曲电影 《卷

席筒》，讲述员外曹林的续弦赵氏带着

儿子小苍娃来到曹家后， 将曹林前妻

之子曹宝山及其妻儿赶至下院， 过着

贫寒生活。 适逢大比之年，曹宝山欲进

京赴试， 但手中缺少盘缠， 找其父求

援。 曹林私赠给他十两银子作路费，不

料被赵氏发现，赵氏堵门夺银，并恶语

中伤。 曹宝山无奈，准备题诗卖画、沿

街乞讨进京。 路上遇见出门要账回来

的异母弟弟苍娃， 苍娃听了事情的前

后经过，埋怨其母不公，他慷慨地将讨

回的五十两银子及身上的衣服赠给哥

哥。 之后，苍娃将自己的头部打伤，慌

称是路遇强盗被劫，瞒过其母，并住到

下院其嫂张氏处养伤， 诓其母送来米

面油盐，供给张氏和两个孩子生活。 赵

氏看出破绽，设下毒计，她假意将张氏

和孩子接回上院，并以躲闲话为名，让

苍娃到舅舅家暂住数天， 暗中下毒药

害死曹林，然后又嫁祸于张氏，贿赂县

官，将张氏屈打成招，打入死牢。 苍娃

从舅舅家回来后，见状大惊，前往探监

问情。 他对母亲毒死继父、诬害嫂嫂心

中不平，为救嫂嫂，自己承担了毒死继

父之罪。 县官因理屈心虚，只好放了张

氏，将苍娃收监，决定秋后问斩。 赵氏

为夺家产而害张氏，不料反害了自己，

她将家产花尽，仍赎不出苍娃，落得众

叛亲离，最后羞愧碰死在监门。 进京赴

试的曹宝山得中状元， 钦命代天巡抚

来到河南，在复审案卷中，发现了这桩

奇案，经过提审苍娃，澄清了冤案，惩

办了赃官。 当张氏为表感激之情，买芦

席来到刑场准备卷埋苍娃时， 苍娃故

意装死，和嫂嫂开了一个玩笑。 张氏吓

得昏死过去， 醒来后得知丈夫中了状

元，为苍娃平了冤案，转悲为喜，一家

团圆。

“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一路上

受尽了饥饿熬煎……” 曲剧大家海连

池先生脍炙人口的《卷席筒》唱段，几

乎是家喻户哓。 人们想起了《卷席筒》，

就想起了河南曲剧；想起了小苍娃，就

想起了海连池。 可见《卷席筒》成了曲

剧的代名词。 在半个多世纪的舞台实

践中

,

海连池勤奋学习

,

刻苦钻研

,

广泛

吸收越剧

,

豫剧和其它地方剧种的声

腔艺术与表演技巧

,

使之融化到自己

的艺术实践中去

,

不断提高自己在艺

术上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他善于捕捉

人物的性格特征

,

善于把握人物的情

感变化和心理节奏

,

恰如其分地展现

人物的内心世界

,

并善于把日常生活

化的动作巧妙地结合到传统的程式之

中

,

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表演动作和表

演方法。 海连池在艺术上追求真情实

践和时代意味， 注重透过剧中人物寻

找意蕴的丰富和情感上的体验

,

寻找

最能打动人心的细节和“亮点”，还剧

中人物一个“实实在在”的面目，把自

己深刻的体验和充盈的激情赋予人

物

,

让所演的人物真正“灵魂出窍”

,

通体闪

光， 实现了从生活到艺术的审美转化

,

逐

步使自己的艺术进入了美不胜收的层面

和高超的艺术境界。

《卷席筒》中，海连池在处理张仓与宝

山兄弟情深方面做了浓墨重彩，从程式动

作上、音乐上、舞台调度上、舞美上着重渲

染。 张仓扮作山贼与宝山开玩笑，张仓看

到兄长身无分文就想上京，怒砸宝山的砚

台，张仓冒着被母亲责骂的后果将银子全

数给了宝山。这些都能体现出张仓与宝山

兄弟情深意切。 其次，在处理张仓与母亲

之间的母子关系上也做了深入刻画，在戏

中加了很多感化母亲的语言，如张仓看到

母亲的心胸狭隘之处， 就努力劝诫母亲，

力求感化母亲向善，“我后老待咱恩情深，

做事还要讲良心， 常言说害人如害已，和

睦相处才是真。 ”还有，在张仓与嫂嫂的情

感上也加重了笔墨渲染，当他看到嫂子和

两个侄子缺吃短衣，就主动拿家里的食粮

救济她们；当他看到嫂嫂因被母亲陷害身

陷囹圄， 主动代嫂受刑。 孟子有一句话：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 ”张仓这个形象之所以受人喜爱，也是

由于他一身满满的善良品质和大无畏的

牺牲精神，张仓这个形象正是这部戏的戏

眼。 贺拉斯在《诗艺》中所说：“寓教于乐，

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符合众望”。

张仓经过海连池的用心刻画， 深入浅出，

集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 正能量满满，即

使面对人世间的不公正，面对亲生母亲的

恶，也能做到正义凛然，既劝谏，又设法补

救，通过义无反顾的行为而使母亲对自己

的罪恶感到自惭，对观众有着深刻的教育

意义。

毫无疑问，张仓是个“小人物”，但这

个形象朴素本色，鲜活清新，生动饱满，处

处洋溢着真善美的高尚，彰显巨大的人格

魅力！ 让丑角行当来饰演张仓这个角色，

这应该是剧作家的有意而为之。古希腊哲

学家苏格拉底容貌近乎丑陋，但却有神圣

的思想；《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

多，心地善良，但是外貌奇丑；貌丑的伊索

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荀子说：“形相虽恶

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

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形象和外貌虽然并

不美，但在张仓身上是作为衬托心灵美的

一个存在。

戏曲就是以歌舞演故事，故事就是以

人物情感为承载。张仓这个人物形象之所

以深入人心，离不开导演和演员对于张仓

这个形象的成功把握。他们没有仅仅停留

在肤浅的表层摹仿，而是深入到人物的灵

魂深处，用自己对人物情感的体验，将儒

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观念赋予

在张仓身上，创造性立体化地将张仓呈现

在观众面前。 西方戏剧理论家狄德罗说

过：“严肃的喜剧以人的美德和责任为对

象 。 ” 这个责任就是给予观众一种思

想———在张仓身上就是“孝”、“悌”、“义”、

“礼”。 因为戏曲是演给观众看的，要想一

部戏常演不衰， 首先必须要被观众接受，

每一个观众在观看嬉笑怒骂之余，会获得

一些人生的妙谛真知。而《卷席筒》的妙谛

真知就是：小人物亦有大能量、大人格！

平凡中的“不平凡”

———胡亚林军旅题材小小说赏析

张联芹

小说是描写人物故事的一种文学体裁。 其

中，人物形象的“饱满化、个性化和独特化”，是

衡量小说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大千世界，铸就了芸芸众生的百态 ，在这

些繁杂的人物中，军人及与军人相关的故事总

是会引起共鸣和感动。 胡亚林先生写过多篇军

旅题材的小小说作品，其笔下的人物形象饱满

鲜活，富有个性，且语言风格独树一帜，让人过

目难忘。

《喊俺一声娘》中，金俊杰烈士的母亲是一

位淳朴善良的老人，虽然她在梦中无数次梦见

儿子的身影，可她却将这份思念和爱怜深深埋

在了心中。 当“我”前去探望时，没有过多地期

盼，只想让“我”代替俊杰喊一声娘。 读到这里，

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潸然泪下的。 作者没

有将烈士的母亲“高大上”，也没有将她虚拟成

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通过平实的对话 ，

将一个淳朴良善的农村老大娘、一个思儿心切

的老母亲的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 这种刻画是

“刀刀入心，笔笔入骨”的。

“卫副政委， 部队不是规定对飞行员家庭

两年一次家访吗？ 距上次才刚刚一年，你怎么

又来家访了？ ”

“大娘 ， 这次我是休假顺路专门来看您

的！ ”

“嗨，俺一个老太婆天天有吃有喝，又不缺

钱花，还有俊杰惦记着，怎么好劳烦你破费大

老远的跑来看俺，怪不好意思的。 ”

在一来一往的对话中，把“大娘”这个形象

刻画得很饱满，也富有了一定个性。 结尾陡转，

写“大娘”甘愿忍受痛苦也不忍心揭穿这“温暖

而又让人痛心的骗局”。 她眼里流出的不是泪，

而是血！ 我们的心被揪得生疼，我们的心也被

感动得生疼。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需要刻画，还需要

“对比”，在“对比”中显现出各种人物的特性和

个性。 《机械师与飞行员》中，“他与飞行员”这

两个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的同时，让人物形象变得饱满而鲜活。 他是飞

行员，他是地勤机械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一个受人敬仰，一个默默无闻。 这一连串对比

都是在悄无声息中被作者轻描淡写地叙述出

来，顷刻间将军人的铁骨和义薄云天的气质突

显在人的眼前，让人不仅感动，还有感慨。

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军人都是

让人敬仰的，他们用铮铮铁骨和坚定信念换来

了世界的和平、换来了富足和祥和。 在众多的

人物形象中，我们不得不提《红军炮》中的李木

匠。 他集智慧、理智、稳健、忠诚于一身，不仅制

造了“红军炮”，还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毒打，

最终让敌人丧命于“红军炮”下。 李木匠这个人

物，作者同样没有“高大”化，也没有“神”化。 他

有血有肉，在敌人的严刑下，他发出阵阵撕心

裂肺的喊声；当他被敌人的酷刑折磨得死去活

来时，他发出了声声诅咒；当敌人被骗进入他

的设伏中时，他又发出了欣慰的笑声……李木

匠这个人物形象不仅就这样立在了读者面前，

且有血有肉有。

小小说因其篇幅所限，要将里面的人物刻

画饱满，将故事情节叙述清楚是很难的，可胡

亚林先生却做到了。 无论是《遭非议的兵》中的

张才，还是《飞行员的妻子》中的艾华都是极富

个性特点的，所不同的是，《遭非议的兵》采用

的是“旁敲侧击，曲径通幽”的表现手法，通过

“我”的一系列心理活动和对话，突显出张才这

个人物形象。 《飞行员的妻子》采用的是“平铺

直叙，对比渲染”的手法，通过艾华与大姐的对

话，再通过她的行动来彰显出军嫂这个艺术形

象。

胡亚林先生笔下的军人形象是富含时代

气息的，也是贴近生活的，仿佛这些人物就是

我们身边的人，极易引起共鸣，这样的人物也

往往是让人过目难忘的。 胡亚林先生善于“捕

风捉影”，更善于“淡笔素描”，寥寥数笔就将一

个鲜活的人物立在读者面前， 这些人物没有

“高大上”的虚化，有的只是一份平凡，可正是

这平凡中隐含着“不平凡”。 在平凡中倾述对祖

国的爱、对亲人的情；在“不平凡”中传递正能

量，让泱泱大国威立于世界面前。


